
 
 
 
 

 
 

《金锁情与爱锁心》 

 

第二章 《金锁记》与《画中情思》女性形象比较 

 
 

第一节  曹七巧与吉拉蒂的身世比较 
 

    曹七巧与吉拉蒂是两个身世地位不同的女性。在小说中，前者是来自少钱没

势，社会地位低微，被人看不起的开麻油店的小生意人家；而后者是出生在泰国

有钱有地位的公王贵族之家。虽然后来吉拉蒂的家庭没落，但这种世袭的贵族身

世还是比一般的平民百姓要有身份和地位。小说中曹七巧和吉拉蒂所具有的不同

身世，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她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人生哲理、思想情操和

爱情婚姻，以及待人接物与处事方法。 

    通过比较张爱玲和西巫拉帕作品中女主人公的不同身世，我们不仅可以看到

她们各自不同的身世对她们婚姻生活的影响，也可以看到这也是造成她们不同悲

剧命运的一个重要因素。 

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对曹七巧的身世的描写是通过两个小丫鬟的对话而透

露出来的。张爱玲的这种创作手法显得自然、有生活气息和具有故事性。小说是

这样描写的： 

 

小双道：“告诉你，你可别告诉你们小姐去！咱们二奶奶家里是开麻油店
的。”凤萧哟了一声道：“开麻油店！打哪儿想起的？像你们大奶奶，也是公侯
人家的小姐，我们那一位虽比不上大奶奶，也还不是低三下四的人──”小双
道：“这里头自然有个缘故。咱们二爷你也见过了，是个残废。做官人家的女
儿谁肯给他？老太太没奈何，打算替二爷置一房姨奶奶，做媒的给找了这曹
家的，是七月里生的，就叫七巧。”[1]

 
    曹七巧的这种身份使她在姜家处于一种不仅被姜家人看不起，而且也被姜家

的丫鬟看不起的处境。为了冲破这种低微身份使她在姜家中倍感在精神上和物质

上所产生的无形压力的罗网，她挣扎和反抗。虽然她在姜家没有多少地位和话语

权，但她常用她可以支配的嘴来发泄她的不满和冤气。她的牢骚，风凉话和言不

                                                        
[1] 严家炎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精选》（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 7 月第 2版, 

第 547-5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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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锁情与爱锁心》 

由衷的话语都是通过她的嘴，这个有力的“武器”──唇枪舌剑来抵御、反击和

化解各种对她的不敬、歧视、指责和冷嘲热讽。 

另外，在张爱玲的笔下，我们还可以看到曹七巧的这种低微的身份，在某种

意义上也是她爱情和生活中悲剧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曹七巧之所以被嫁到姜

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她不是出身在有钱有势的富贵人家。用曹七巧的丫鬟小双

的话来说，让一个女人嫁给一个残废的人“做官人家的女儿谁肯给他?”曹七巧

这种低微的出身直接影响到他的爱情和婚姻。正因为她的身份和地位，在封建社

会里她只能是封建婚姻制度下的牺牲品。曹七巧认为“当初她为什么嫁到姜家

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然

而，她对爱情的渴望和对自主婚姻的追求在封建社会里是难以实现的。 

由于曹七巧不是出生在有钱人家，她在姜家遭受歧视的处境，使她有一种逆反的

心态。她那似刀子般能割人的舌头，讲出话来常常让人受不了，就是姜家的人也得让

她三分。十年媳妇熬成婆。十年后，曹七巧在丈夫和婆婆相继去世后，使她得到了

一笔家产，对于这笔用她十年的青春和不幸的婚姻所换来的钱财，她是紧紧抓住不放

的，生怕被别人骗了去。她认为有了钱，有了一家之主的地位，似乎就使她摆脱了

以前低微的身份。曹七巧认为，她要出人头地，她要让人看得起，她就必须有钱。 

由于无钱无势的地位，让人瞧不起的身世，使曹七巧在姜家受尽了歧视。她

要翻身，她要有钱，这种心态也使她在金钱和爱情之间 后选择了前者。她的生

活经历使她认识到没钱就没有爱情和美好的婚姻。但是等她有了钱时，她却失去

一个女人 宝贵的青春年华和对美满婚姻的憧憬。在曹七巧看来：“这半辈子已

经完了───花一般的年纪已经过去了。人生就是这样的错综复杂，不讲理。
[1]
” 

    另外，我们也可以从张爱玲的描写中看到曹七巧低微的身世也给她在对待自

己子女的婚姻上造成了阴影。以前由于曹七巧家境贫寒，才被媒人选中被嫁到了

姜家。而今她有了家产，有了钱，她也要她的儿子和女儿找个有钱有地位的人。

当有人替她女儿长安做媒时，“若是家境推板一点的，七巧总疑心人家是贪她们

的钱”。
[2]
曹七巧不仅把自己儿女的婚姻与身份地位联系起来，而且更是与自己

的手中的金钱联系起来。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自从她被嫁到姜家后，曹七巧的低微身世就一直是

她心上的一块阴影。她的爱情，她的婚姻，她的儿女，她的家产钱财等无不受到她

身世的影响。这种影响给她带来的多是痛苦、无奈、怨恨、逆反、报复和悲情。 

                                                        
[1] 严家炎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精选》（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 7 月第 2 版，第 559 页 
[2] [严家炎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精选》（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 7 月第 2版，第 5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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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金锁记》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不同，西巫拉帕在《画中情思》中所刻画

的吉拉蒂的身世虽然高贵，家境富裕，但这也没有给她带来美满的婚姻和幸福的

爱情。吉拉蒂的贵族身份和良好的家庭环境反而给她带来了情感上的无尽痛苦和

婚姻上的无奈。她的家庭背景，周围环境，本身的性格和传统思想都成了束缚她

思想开放，独立自主，冲破传统礼教的勇气和力量。 

吉拉蒂的贵族身世使她不用像曹七巧那样，在婚前要靠自己的辛劳和做生意

来生活。吉拉蒂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她父亲把她“禁锢在他的世界里”，不让

吉拉蒂“和外界发生联系。当时她在以前的王宫里跟一位西洋老太太读书。这位

老师整天讲的是“功德”，“贤妻良母”这类的东西。吉拉蒂说： 

 

我整天在王公贵族中间周旋，甚至都没有机会去想，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青春意味这什么，以及怎样不把青春年华白白虚掷。[1]

 

吉拉蒂一直生活在无忧无虑之中，直到她的两个妹妹相继结婚后，她“才开始

感到自己要成为一个不幸的人”，妹妹的结婚和幸福生活对她的刺激很大。当时

她已有29岁了。虽然吉拉蒂长得很美，在“对自己容颜珍爱和维护程度是大多数

女人所赶不上的”，但在吉拉蒂的生活范围中，没有与她有过情感交流的年轻男性的

身影。与张爱玲所刻画的曹七巧不同，她在婚前从事卖麻油的生意，在柜台前招呼

和接触各式各样人物，包括男女老幼，三教九流，与外界有着多种联系，而吉拉蒂

却“过着幽禁的生活，完全被排斥在现实生活之外，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 

吉拉蒂生活在王室家庭，使她成为家里的大家闺秀。在吉拉蒂的心里不是没有

对爱情这个“生活中 重要的东西”的赞美。她也和所有的人一样对爱情和婚姻

抱有幻想，“也想谈论和亲身去体验一下那个新的世界里的生活”。但是吉拉蒂所

处的家庭，特别是她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和父亲的严加管教，把她变成了一朵温室

里的鲜花，在岁月中慢慢地消磨和枯萎。 

吉拉蒂的这种身世和家庭生活使她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度过了整整三十四

年。她的父亲给她介绍了他的老朋友昭坤，一个 50 多岁丧妻的男人，希望吉拉

蒂能和他结婚。虽然他的父亲没有强迫她，但她为了摆脱寂寞的生活， 终在反

复考虑后决定嫁给了昭坤。婚后她“总算有了一点应得的幸福，尽管并没有得到

爱情”。如果说曹七巧没有爱情的婚姻是因为她的身世低微，由媒人介绍和她自己

也想见到她相恋的人，才答应嫁给了有残疾的姜家二少爷的话，那么吉拉蒂没有

                                                        
[1] 西巫拉帕：《画中情思》，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 年 4 月第 1版，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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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的婚姻却是因为她高贵的身世，“与世隔绝”的生活和年龄不饶人的困境，

在他的“媒人”爸爸的劝导下，迫使她为了得到一点婚姻的幸福，才不得不同意

嫁给她所不爱的昭坤的。 

由于吉拉蒂王室的身世和美貌贤惠，当她遇到了对她表露爱情和她也心仪的

知己年青男友诺帕朋后，终于使她有了她自己所爱的人。但由于她是有夫之妇，不能

违背传统礼教和道德规范，她强迫自己与这种“姐弟恋”保持一定的距离。正是

吉拉蒂所生活的家庭环境和所受到的传统思想的影响，使她不能大胆地去追求和爱

她所爱的人，去勇敢地冲破传统礼教的层层罗网，这也就为她以后的悲剧埋下了种子。 

在身世对婚姻的影响方面，曹七巧是以低微的身世嫁到有钱的大户姜家的，从

有爱嫁给无爱，从缺金熬到有金，从无地位变成有地位。她在以自己的青春和无情

无爱的婚姻换来了一笔钱财后，认为爱情对她来说已不再有了。她的“情”完全

被“金”给被牢牢地锁住了，从而走完了从情“锁”婚到金“锁”情的悲剧一生。 

与曹七巧不同，吉拉蒂出身王室，嫁给了有钱有地位、丧妻不久的五十岁的

男人。她在无爱的婚姻中遇到了有爱的婚外情，但她因为自己的年龄、已婚身份

和传统思想，在表面上拒绝了这个婚外情。 后她在不断压抑和涌起的爱情漩涡

中把自己埋葬了。吉拉蒂从无爱到有爱，从无情有情，从而走完了从情“锁”爱到
爱“锁”心的悲情一生。 

  

第二节  曹七巧与吉拉蒂的处世比较 
 

在张爱玲和西巫拉帕的笔下，曹七巧与吉拉蒂由于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

下，在不同的国度里受到不同的宗教文化和传统道德思想的影响，她们各自的身

世和生活经历使她们在思想意识，待人接物，文化修养和对待恋爱婚姻上有着很

大的差别。她们不同的处世态度通过小说中的不同情节生动地反映出来。比较分析

作品里中泰女主人公对待爱情婚姻，家庭与钱财等方面的处世态度，可以使我们

从不同的视角来解读张爱玲和西巫拉帕在各自作品中所刻画的女主人公的性格、

人品、教养和思想意识。  

曹七巧和吉拉蒂都是生活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女性。她们在爱情和婚姻

上都是不幸的。她们的不幸和悲剧的产生和发展，也可以从她们不同的处世态度

中反映出来。在张爱玲的《金锁记》中，我们看到曹七巧的处世态度和思想意识

与西巫拉帕《画中情思》中的吉拉蒂有着明显的不同。 
    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女性。她泼辣、有心机，口无遮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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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直口快，嘴尖舌辣，冷嘲热讽，能见风使舵，见机行事，看什么人说什么话。

她的这些待人接物的本领和处世的方法，与她的身世和在麻油店的生活经历是分

不开的。小说在一开始通过丫鬟嘴里说到曹七巧的时候，就已给人一种人未出而

形先现的感觉。她的为人处世，见钱眼开的品性就已跃然纸上了。 

小说在描写曹七巧第一次露面时就能让人看到她的处世为人。小说中有这样

一个情节：当大家要去给老太太请安时，曹七巧却没出来。原来，由于曹七巧的

低微身世而在姜家被人看不起，她被迫要陪着患有骨痨的丈夫，过着没有一点儿

生活情趣和病态的婚姻生活，这她在身心上必然产生心理和身心上的压抑，为了

舒缓她的精神压力和郁闷的心情，她染上了每天抽大烟的习惯，以此来解闷儿，

所以在每天早上给老太太请安时迟迟不见她的身影。她这种我行我素，连给老太

太请安这种在中国传统大家族中的礼数，都要让位于她的意愿。 

后来，曹七巧终于出来了，但她一出现不是像一般大户人家的媳妇那样毕恭

毕敬，举止端庄，说话温和。而是一亮相就把她那张扬的个性和处世行为给展露

了起来。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 

 

榴喜打起帘子，报道：“二奶奶来了。”兰仙云泽起身让座，那曹七巧且不
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着腰，……四下里一看，笑道：“人都齐了。
今儿想必我又晚了！怎怪我不迟到──摸着黑梳的头！谁教我的窗户冲着后院
子呢？单单就派了那么间房给我，横竖我们那位眼看是活不长的， 我们净
等着做孤儿寡妇了──不欺负我们，欺负谁？”[1]

 

曹七巧本来是自己在屋里抽大烟来晚了，却找个理由把自己在姜家受排挤被

小看的不满情绪借机发泄出来，这样一来，她来晚了，不但无过反倒有理了。曹

七巧善于见机行事，一有机会就会把自己在姜家的冤气给发泄出来，这种处世方

法充分表现了曹七巧的品性。曹七巧这种待人处事的做法，与她以前在麻油店做

生意，整天面对各种人物，招呼四方来客，见机行事有关。这种生活经验和体验

对曹七巧在社会上如何待人接物不能不是一种磨练。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种看菜下饭的处世方法，是从麻油店里出来的曹七巧

经营之道。曹七巧自己也知道她在姜家是被人瞧不起的，因此她和新来的人分外

                                                        
[1] 严家炎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精选》（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 7 月第 2版，第 5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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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热，以笼络人心。比如对新来姜家的三妹兰仙的做法就是那样。她一反过去对

人说话尖牙利齿的态度，对兰仙却是找好话说。可兰仙就是不给曹七巧这个人情，

她“早看穿了七巧的为人和她在姜家的地位，微笑尽管微笑着，也不大搭理她”。 

在对待家人如自己的亲哥哥上，我们也能看到曹七巧的为人。当她的哥哥来

看她的时候尽管她有一些不乐意，认为他们来看她是因为要她的钱。但终归是自

己的亲哥哥，生活上并不宽裕。她又因他哥嫂的贫穷生活而暗中流泪，表露出她

心灵深处的人性和怜悯，由于情亲和人情的关系，曹七巧在送她的穷哥哥走的时

候，她还是送给她的哥嫂不少东西和钱财。 

    另外在待人接物上，曹七巧一方面对看不起她的姜家人用唇枪舌剑来发泄自

己的不满，另一方面为了维持自己在姜家的地位和争取自己的权益，也会笼络人

心，说些口是心非的好话来。 

在对自己的爱情婚姻上，她一方面为了能见到自己所中意的人，可以违心地

嫁到姜家；另一方面在金钱和情爱的天平上，当情爱被岁月和无奈所消磨后，又

表现出对金钱的渴望、追求和紧抓不放，把钱财放在了 重要的地位。不管是旧

情人还是自家人，不管是自己儿女的男朋友还是自己的哥嫂，都不能动摇她对钱

财的控制和占有欲。 

曹七巧在小说中第一次露面给人的是一种大大咧咧，不顾举止，借机发泄的

怨妇形象。而吉拉蒂第一次出现的时候给人的却是一种温文尔雅，知书达理，说

话得体，端庄美貌的贵妇人形象。小说中描写诺帕朋在没有见到吉拉蒂时，他揣

测吉拉蒂的为人和处世之道时认为“说不定她待人傲慢，至少是很会摆皇族架子

的。……她大概很严肃，像有些人那样，不拘言笑，不爱热闹。她很可能是个慢

条斯理、循规蹈矩的人。”而当她第一次见到吉拉蒂时，吉拉蒂给他的却是一种

颇具风韵，神态优雅，亭亭玉立，气度非凡，彬彬有礼，谈吐文雅的印象。 

在诺帕朋看来，尽管“吉拉蒂很清楚人们对她的态度，尽管表面上还是那么温柔、

文静，但谁也不难看出她的内心的幸喜和总是挂在脸上的淡淡红晕”。吉拉蒂这种性

格和待人接物的举止，构成了她的基本处世之道。不管是对长者还是对年青人，不管

是对自己的家人还是对外人，吉拉蒂都能以宽容和大度态度去对待，尽管自己受到了

莫大的精神打击和疾病的折磨，她总是能在经过一番心里的煎熬后，淡定从容地

加以面对。这同曹七巧那种眼里容不得沙子，受到别人歧视后就会想方设法加以反击，

发泄自己的不满和冤气，口无遮拦，总是爱给人以颜色看的处世态度完全不同。 

曹七巧与吉拉蒂处世之道的不同，是与她们各自从小到大所受到的社会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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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影响分不开的，是符合她们各自的身份和地位的。曹七巧出身低微，出嫁前

要为生活而辛劳奔波。嫁到大户姜家后她又被大户人家歧视，她不能长期忍受这

种被人看不起和无爱的婚姻，所以她要发泄不满，要挑战这个大户家庭，要争取

自己在这个大户人家中的地位，应得的家产和利益。曹七巧一方面要应付这个大

户人家中的人，另一方面又要关照自己的家人和其它各方人物。如果没有那种随

机应变，能屈能伸，左右逢源，上下打点，反唇相讥，话中带刺，敢说敢做的本

事，她曹七巧在姜家也就永远抬不起头来，就更要被人欺负和小看了。 

显然，曹七巧的处世之道是复杂的，正如她的生活和经历是复杂的一样。但

总的来说，曹七巧的处世之道是围绕着情和钱来行事的。一开始，曹七巧嫁到姜

家是为了恋情，到后来变成了恋金。 

与张爱玲笔下曹七巧的处世之道相比，西巫拉帕笔下的吉拉蒂的处世之道却

是完全不同的。吉拉蒂的生活环境优越，不需要为生活而辛劳。她出身王室，生

活圈子很小，很单纯，既不会像曹七巧那样要被人歧视，也不需要应付社会上各

种人物。吉拉蒂的家教和生活环境把她培养成了一个大家闺秀、淑女和贵夫人的

形象。她在待人接物上所接触的大都是上等人和富贵人家。因而知书达理，温文

尔雅也就成了她主要的处世之道。 

吉拉蒂的身世和家境，使她在待人接物和言谈举止方面都与其身份和教养相

一致。王室的身世与良好的家教，让吉拉蒂在待人接物方面具有良好的礼节和礼貌

得体的言谈举止。吉拉蒂没有在身世上被人歧视的精神压力，反之是在普通人眼里

是属于高人一等的人；吉拉蒂不需要为钱为生活而奔波辛劳，反之她在物质生活

上是无忧无虑。这种客观生活环境和家境方面的不同，也是导致作为“上等人”的

吉拉蒂，与作为“下等人”的曹七巧在处世之道上明显不同的一个主要原因。 

吉拉蒂主要是在王室贵族的圈子里生活，她从小接受着严格的王室贵族待人接物

的礼节教育，在言行举止上中规中矩，知书达理。这与曹七巧的我行我素，不在乎自己

的言谈举止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优越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吉拉蒂，在处世之道

上不可能会像曹七巧那样泼辣，不拘礼仪，口无遮拦，见风使舵，并具有反抗意识。 

然而，不管是曹七巧还是吉拉蒂，她们各自不同的处世之道都是通过她们的

爱情和婚姻生活这条主线而体现出来的。如果说张爱玲笔下曹七巧的处世之道是

围绕着“情与金”来描写的，那么西巫拉帕笔下的吉拉蒂的处世之道就是围绕着

“情与爱”而刻画的。两者的处世之道在一个“情”字上表现出了不同的话语，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心境，不同的行为举止和不同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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